附件
彭世彰同志先进事迹
2013年的12月15日，彭世彰在主持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年会时突然累倒在了三尺讲台，再也没有醒来。
两周前，他率领的“节水灌溉及其农田生态效应”团队刚刚成为江苏省高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三周前，他领导的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了科技部的严格评估，成为优秀类国家重点实验室。他领衔完成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863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一批重量级科研项目，提出了以“水稻控制灌溉”为代表的节水灌溉新理论，成果获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5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并在江苏、宁夏、山东、黑龙江等10多个省市区的4800多万亩水稻灌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增产节支总额达数百亿元。2012年，作为该年度全球唯一一位获得者，他摘得了“ICID国际节水技术奖”。他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水利部优秀教师”、“江苏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江苏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首批）”、“全国水利系统青年科技英才（首届）”、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工程”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不忘使命  立德树人
在日常生活中，彭世彰是一位有情有义，给人温暖，让人温馨的长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王浩院士说“彭世彰做人朴实低调，是个里里外外都实实在在的好人。”彭世彰告诉学生：“学习的事情我负责，生活的事情师母负责。”博士生高晓丽说，2012年她生病住院，彭世彰是第一个知道的人，并且第一时间安排人去照顾她，等她出院后，彭世彰还让妻子特意煲好了肉汤，把高晓丽接到家里进补。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高晓丽总是泪流满面道：“彭老师给了我家庭般的温暖，以后再也没有了……”无论多忙，彭世彰都坚持给新生上开学“第一课”，并坚持上“农田水利学”、“节水灌溉理论”等课程，有的学生因故缺课，他就挤出休息时间给学生“开小灶”。青年教授徐俊增跟随彭世彰12年，从本科、硕士到博士都是彭世彰一手带出来的，彭世彰经常对他说：“节水灌溉是一件需要长期坚持的事，至少要20年才能出成果。如果茆智院士等前辈算第一代、我算第二代的话，那你就算是第三代，你肩上的担子很重，所以一定要努力。”

由于每天都在想节水的事情，在彭世彰的世界里，“节约”已成为一种习惯，融入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中。功成名遂后的彭世彰不忘沟壑，总是说“我是农民的孩子，要做节约的人。”工作中，他十分注重节约时间，他的时间似乎永远不够用，无论是实验室日常工作、接待来访，还是会议、出差，他总喜欢把时间安排在晚上或周末等非工作时间里。他的电子邮件使用率很高、回复得很快，意见也非常明确。他常告诉学生“人的事业往往取决于8小时之外，你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但是能把握它的宽度。”就是这样一位总想走在时间前面，总希望多干点事的人，却不幸被时间无情地抛弃了。
学术无情  精益求精
彭世彰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地融进了他的点滴中，让治学严谨和追求卓越在学术研究中落地生根。中国农业大学康绍忠院士评价到：“彭教授治学非常严谨，学术造诣很高。”1997年，同门师弟殷国玺老师博士论文答辩时，身为答辩委员的彭世彰告诉他：“虽然是同门，但我还是要让你出一身汗的！”果然，答辩现场，彭世彰提出了很多不同学术意见，让殷老师深深体会到了这位师兄的学术无情。很多学生都知道，要想成为彭世彰的研究生，必须遵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要确保每年有一百天的时间待在农田，并且还要学会插秧种田，学会干农活，学会与农民们在一起。学生艾丽坤说“刚上研究生，和彭老师入学见面时，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会插秧吗？’”在彭世彰看来，科研学术只有沉得下，耐得住，才能出得来。在入学时，他要求每一位学生都签署学术承诺书，入学后，必须每天到实验室签到3次。学生的论文，初稿都要修改7次以上，而如果想发表，必须经他审阅和同意。2013年，和玉璞有篇论文已经反复修改了10遍，即便如此，彭世彰仍然觉得不够完美。在拿到期刊的修改意见后，出差在外刚开完会的彭世彰不顾辛劳，当晚回到宾馆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修改学生的论文。和玉璞清楚地记得，一切修改妥当后，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但是他仍然收到了彭世彰发来的叮咛短信：“做学问必须严谨，不然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是要出事情的。”学生们至今还保留着彭世彰亲手修改过的论文，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圈画修改的痕迹。彭世彰在繁忙之余，还担任了《水利水电科技进展》的主编，他把学术期刊作为一个神圣的阵地，在定稿前，他严审每一篇论文，从不盲从专家和评委的意见，也从不上“人情稿”，对于各种请托，他会告诉编辑们，“论文质量关乎到期刊的生命，一定不能有水分。如果你们实在挡不住了，那就我来挡。”期刊部的编辑对彭世彰一致的印象是“把关严、投入多、工作硬朗、认真负责”。在整理遗物时，一沓整齐的论文来稿静静地堆叠在他的办公桌上，上面依然留着彭世彰一笔一划的学术批注，真知灼见尽显无遗。
对待日常工作，彭世彰事无巨细，精益求精。2004年，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实验室主任的重担落在了彭世彰身上。经过近十年的苦心经营，实验室从无到有，从一开始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升级为国家重点实验室，从2005年的验收合格到2008年的评估良好，再至2013年被评为优秀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建云院士说：“他为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13年，为了迎接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估，彭世彰亲自撰写报告，制作PPT，审定议程，有的同事不太理解，他解释到：“每一个细节都是工作水平的体现，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学校的窗口，也是学校科研水平和实力的重要标志，一定要对得起这个‘国字号’的头衔。”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王少丽在看完彭世彰主持的2013年度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报告书后，给团队助理徐俊增教授回复：“你们的报告最认真，成果最丰富，彭老师团队认真的治学态度值得年轻人学习。”对此，彭世彰的回答是：“拿出去的东西必须是最好的东西”。
在他言传身教的严格要求和作风感染下，他的团队成员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等人才计划54人次。指导的研究生能人辈出，很多人获得了严恺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研究生和优秀毕业生等荣誉称号。很多学生也都成为了出色的大学老师、科研工作者和管理者。
耕耘农田   服务社会 

彭世彰像一位使者，奔走于祖国的四面八方，东至上海、南至海南、西至宁夏、北至黑龙江，不遗余力地推广节水高产灌溉理念和技术。他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宣传节水高产灌溉理念和技术，说服当地有关部门，更多的时候还是亲自下农田手把手地教农民如何操作，那时候，他经常“早上一身泥，午间一身汗”。但他从未说过累，也从不气馁，依然以一位“农民”教授的姿态和农民们交朋友，做兄弟。水电院郭相平教授说，在宁夏做研究时，有科研人员不适应当地的饮食习惯，有些抱怨，对此，彭世彰劝说道“做研究一定要设身处地，要想人所想，特别是我们做农田节水研究，更应该学会和适应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要与农民紧紧连在一起。”江苏省高邮市邂甲镇周邶墩村村民们只要一想到彭世彰，心头就升起一层热浪。去年，上级领导要来这里检查项目进展情况，由于实验田里有10多个坟墓，村里有干部怕影响美观，想说服村民迁坟。彭世彰得知后，立即阻止了这一行动，并找到了水利部门，提出在坟墓周围种植花卉苗木，这样既美观，又不伤害村民情感。村民陈安斌说“他把我们当亲人，才会为我们想得这么周到、细致。”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理想不在于做一位出名的节水专家，而是潜心做一个泥腿子教授，一个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农田水利学者。
在江苏盐城，灌区采用彭世彰的节水技术后获益匪浅，目前已累计推广应用达2000多万亩。当地农村已传开了新民谣：“水稻控灌新技术，打破灌溉老模式。低耗耐肥秸秆粗，节水高产优米质。”当地干部群众还总结出了“三个一”，即节水一半，增产一成，每亩增收一百元。在宁夏引黄灌区，从2001年开始，彭世彰的节水灌溉技术作为自治区科技兴农重大计划推广。当地一位采用了该技术的农民高兴地算着自己的账：“与老办法相比，运用控灌技术少灌水10多次，节水400多方，每亩田至少可以少缴5元左右的水费，还能节省两个劳动日，而且稻子苗情壮，抗倒伏，每亩增产40公斤左右。”在黑龙江，从2004开始，彭世彰就进行了三年的适应性研究，当地政府看到亩用水量减少36.3%的惊人数据后，倍受鼓舞，随后便委托彭世彰进行了四年适合寒地特点的分区模式研究。彭世彰提出了适合不同地区特点的灌溉技术指标体系，并培训了大批技术人员，为大面积推广这项技术铺平了道路。这在黑龙江形成了一个节水灌溉的“黑土模式”，使得当地农民深深地认识到了“水稻控制灌溉是一场革命”的道理。2010年，黑龙江专门召开了水稻节水控制灌溉技术推广工作会议，开始大规模推广彭世彰的水稻节水灌溉技术，要实现五年推广面积1000万亩，每年节约水稻灌溉用水14亿立方米的目标。
目前，我国10多个省市区利用彭世彰节水灌溉技术种植的水稻面积已达4800多万亩，该技术增产节支总额已达数百亿元，而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无法用数字来估算。
倾尽一生  专注一事
从1983年开始，彭世彰就跟随导师对南方水稻节水灌溉技术进行试验研究。那时，山东微山湖地区面临水资源减少水稻减产的双重困境，济宁市水利局的总工程师徐国郎求助河海大学，希望取得水少粮多的真经。农民们千百年来都在祈祷风调雨顺，难道能有什么办法让水稻少喝水多生长？这个在常人听来近乎荒谬的说法，让彭世彰围绕节水灌溉，在“农”门中越陷越深，寻找理论和实践的“一拍即合”。为了研究水稻生长发育的生理生态机制，他下农田，住农舍，干农活，与农民同吃同住，整天和稻子一起“泡”在水里。在济宁市水利局麦仁店灌溉试验基地，彭世彰发现水稻最早是从沼泽地的野稻进化而来，而沼泽地时旱时涝，他从著名水稻专家、全国劳模陈永康用肥料控制水稻生长的“三黄三黑”理论中得到启发，自学了植物学、作物生理学等内容后，开始了一个为期三年的试验方案，分成淹水、浅水、间歇灌水以及无水层四组，通过控制水稻生长的水分进行对比试验。试验过程中，彭世彰天天往田里跑。那时候山区交通很不方便，下一次农田往往要辗转火车、汽车、拖拉机等多种工具才能到达。但彭世彰穷日落月，往往一待就是三个月。1987年，不到30岁的彭世彰一语惊人，大胆地提出一个新观点——稻田灌水不需要保留明水层，只需进行无水层种植，根据气候、农作物的成长敏感期科学地为根部泥土补水。
“水稻只有在关键需水期才需要较为充足的水分供应，在非关键时期进行非充分供水，这样非但不会令水稻减产，反而会促进水稻增产”。这一关于水稻生理耗水减少原因及高产优质机理的新发现有悖于传统的灌溉理论，一时间，争议纷至沓来，国际水稻研究所等权威机构甚至断言，水稻节水不能增产要减产。面对国内外的各种质疑，彭世彰没有怀疑，在随后的三年里，他继续埋身于田间地头，反复试验，寻找规律，终于在1990年得出了一组有力的数据——通过“水稻控制灌溉”可以节约灌溉用水56%，减少需水量40.7%，水稻增产11.7%，达到亩产600~700公斤。至此，节水高产灌溉技术终于走向成熟，这种新型的灌溉技术具有优质、高产，节水、高效，抗倒伏、抗病虫害的优势，培育出来的水稻颗粒大、营养高，不仅提高了水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及质量，而且还能有效减少化肥流失导致的水污染。
上世纪90年代初，彭世彰继续深耕细作，不仅提出了不同作物节水灌溉的控制指标，还编制了水稻节水灌溉的操作规程，建立了水稻控制灌溉的完整技术体系，丰富了节水灌溉理论。1991年，这项技术被鉴定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同年又被首届国家农业科学技术成果评估会评估为“全国大面积推广应用科技成果”；1994年被国家科委列入“国家级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1996年入选“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点计划；1998年被水利部列入“节水灌溉技术规范”；2002年成为国家“863”节水农业重大专项；2005年，以此技术为基础形成的博士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对此，张蔚臻院士评价道“这么多年来，这是我见过的难得的优秀博士论文”。2006年，该技术成果同时入选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863”计划和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等重要科研计划。肯定和荣誉接踵而至，但彭世彰说：“这一辈子能做一件事情，解决一些问题，给社会留下一些东西，很有意义，很有成就感。”

河海大学党委书记朱拓惋惜道：“彭世彰教授因公殉职，是河海大学的重大损失，亦是我国农田水利界的重大损失。”河海大学党委已追授彭世彰同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江苏省委教育工委追授彭世彰同志“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